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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糖

秋十月，丹桂飘香。趁“十一”放假，我回到
了我生活和工作四十年的家乡——双河小镇。

小镇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一踏上这片红
色的土地，总是让我激动万分，心潮澎湃。这
里同样也是将军洪学智的家乡。他 1955 年和
1988 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之为“六
星上将”。作为一名老将军的家乡人，我有幸
两次与这位老将军有过亲密接触。他在我的
脑海里时常忆起。他高大的身躯，和蔼的笑
容，淳朴的乡音，殷殷的祝福，让我永远永远地
不会忘记。这次回家乡，我一路叨咕着，一定
要去老将军的故居和他三次视察过的金寨双
河职业高级中学。因为这所学校是我的母校，
也是我曾经工作十九年的地方。毋庸置疑，
我对这片土地，尤其是对“职高”的感情不知道
有多眷念。顷刻间，记忆的闸门汹涌打开，往
事滔滔泻落。

作为从大别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儿子，老将
军生前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他一
生情系桑梓，让故乡人民深深缅怀和永远追
忆。在我的记忆中，他一共回过七次家乡。
2006 年病重期间，老将军还跟身边的工作人员
说：“等病好了，我还想回金寨看一看。”老将军
的家乡情结，可见一斑。

1994 年 6 月上旬的一天，老将军又回到家
乡，他说他一定要到金寨双河职业高级中学去
看看。也就是那一次，我同老将军面对面地进
行了对话，那一幕，至今记忆犹新。那天老将军
穿着便装，精神矍铄地来到我负责的教学实验
室（我当年是化学老师）。看到老将军朝我走
来，当时我心里“砰砰”打颤，不知跟他该说些啥
话好，脑子里有种好害怕的感觉，没想到，老将
军上前亲切地同我握手，我激动得连忙伸出双
手说：“首长好，首长好！”老将军笑盈盈地对我
说：“你是俺们山区的金凤凰。”听了老将军充满
浓厚家乡口音的话语，我感到他非常的亲切，这
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农村中学的办学条
件不可能好，所谓的仪器柜，其实就是一个个木

头柜子，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像样的仪器。老将
军看着我们这些简陋的仪器设备，用手摸着一
排排木架说：“实验条件要改善呀”……

这次老将军的平易近人，关爱家乡教育，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
记者把我与老将军站在一起的情景拍下来了。
半个月后，当这张与老将军的合影照送到我手
上时，我是既惊讶又兴奋。老师们也是争相传
看，因为没有底片，所以，唯一的一张与老将军
的合影照，更显得弥足珍贵。从此，这张珍贵的
照片被保留了下来。这些年，随着工作的不断
调动，搬了好几次家，可这张照片依旧保留，有
时拿出它，端详着，回忆着，感觉老将军笑得是
那么开心，我笑得是那么灿烂。感谢那位不曾
相识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一美好的瞬间，让我
的人生与这位伟人有了交集。

多年来，老将军的心里一直装着对家乡人
们的厚爱。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协调港澳爱国
人士高敬德先生的支持，向金寨募捐了 120 万
元资金，用于帮助修缮县城烈士陵园上的红军
纪念堂和双河职高修建实验楼。

1996 年，一个集理化生实验室、微机室、图
书馆、阅览室于一体的综合教学楼——敬德楼
竣工落成。1997 年 4 月下旬，准确地说，是 4 月
25日，老将军在省政协有关领导陪同下，参加了
敬德楼的揭牌仪式。敬德楼的揭牌仪式是很隆
重的。在我从教的三十多年中，没有哪一次的
活动能让我如此记忆深刻。

老将军一生，心系家乡，因为这里不仅是他
的出生地，更重要的，这是一片用十万烈士的鲜
血染红的土地。有一次，从县城到双河的必经
之路有一段在翻修，随行人员考虑到老将军年
岁已高，不能长途颠簸，建议取消回双河的行
程，可是，老将军坚决不同意。就这样，一位老
将军，一段崎岖的山路，一份不舍的情愫，构成
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大爱无垠。老将军临
终前，交代秘书和儿子，死后把骨灰运回金寨，
他要与家乡的人们在一起，守望家乡年年怒放
的桂花。

小时候，每逢地瓜收获的时节，母亲就要忙
活着做地瓜糖了。母亲心灵手巧，做得一手拿
手的地瓜糖。母亲说，她做地瓜糖的秘方是祖
传的，难怪吃起来那么有味道。

做地瓜糖时，我总是显得很勤快，在院里帮
母亲打个下手。母亲把地瓜放在井槽里后，洗
地瓜、给地瓜刮皮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地瓜去皮后，母亲就把地瓜放进大锅里蒸熟，然
后趁热和用粗粗的压面杖把地瓜压成泥，按6：1
的比例拌进白糖。再按 3：1 的比例取出事先磨
好的糯米粉，与地瓜泥一起揉成一个光滑的大
面团，装在瓷盆里待用。

接下来，母亲在面板上抹一层猪大油，然后
取一团揉光的糯米地瓜团，用擀面杖铺开成1厘
米厚的薄片，上面撒一些碎芝麻，然后像卷纸一
样卷成长条，搓紧。之后再把地瓜条盘在蒸笼
里，放在锅里用旺火蒸熟，取出来放冷。等到糯
米地瓜条变硬，再用刀切成薄片装在簸箕里晾
干，地瓜糖的胚子就算做好了。把地瓜糖胚装
在密封的袋子里，可以保证一年都不变质，什么
时候做都可以。

每次炸地瓜糖的时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
候，我就会趴在锅台的边，眼巴巴看着地瓜糖胚
下锅。等到锅里的油烧到十成开咕咕冒泡的时
候，母亲就会把我拽到一边，生怕热油溅出来烫

伤人。母亲抓起一把地瓜糖胚丢进去，只见那
些糖胚先是全部沉在油底，马上又像受了什么
刺激似的，浑身打一个颤，便开始膨胀，迅速地
跳起来浮在油面上，待地瓜糖炸得金黄就可以
出锅了，用漏勺沥干油分，凉一会便可直接放进
嘴里了。一次，我性急趁母亲不注意，偷偷把刚
打捞出锅的地瓜糖吃进嘴里，把舌头烫起了一
片燎泡，母亲一边心痛地为我检查伤情，一边埋
怨我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为在地瓜里掺杂
了糯米粉、芝麻和糖，所以这样做出来的地瓜糖
就比直接晒干的红薯片更香、更甜了。

每年母亲做的地瓜糖，一部分自己吃，一
部分送给亲戚朋友。记得每年腊月的时候，
母亲还会送一些给邻居，然后再得意地告诉
邻居们，这些地瓜糖给孩子们过年吃的。过
年的时候，孩子们伸手抓起一片，放在嘴里一
嚼，过节的喜庆就被这脆生生的甜香味渲染
得淋漓尽致了。

如今，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再也没有能力
做地瓜糖了。母亲怕有一天她突然不在了，地
瓜糖的秘方失传，就把地瓜糖的做法传给了大
嫂。现在春节回家的时候，依然能吃到地瓜糖，
虽然不是母亲亲手做的，但那甜甜的、香喷喷的
味道，总觉得出自母亲之手！

哦，香甜的地瓜糖！

我从什么时候养成喝茶的习惯，真的很难记起来
了。应该是三十年前，母亲开了一个茶馆。因为我们家
门口就有一个农村大集，开这样一个茶馆，一为赚点小
钱，更主要是方便买卖人喝口水。茶馆只是每逢五天一
个的集市才开，摆设简单极了，十几把茶壶，几十个茶
碗，再加上几罐茉莉花茶。依我看，这就是北方农村集
市上最常见的茶摊子，茶馆是赶集的买卖人对店家的尊
称罢了。母亲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帮忙照应，看着那
滚烫的开水注入茶壶的那一刻，茉莉茶的香气氤氲而
起，闻着那袅袅升起的茶香，感觉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
香的气味了。

母亲是一个嗜茶如命的人，即便有再多的农活，每
天一早起来，必须生火烧开一壶滚烫的水来。先从有些
生锈的茶叶盒子里摸出一小把茉莉茶冲上，慢慢地品上
一会，再拾掇家务。母亲对茶的钟情，简直就是她生命
中最鲜活的一部分了。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上小学就开始喜欢喝茶了，这
种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北方除河南出产信阳毛
尖外，几乎不产其他茶叶，大都喝的是最普通的茉莉花
茶和信阳毛尖。当然，我们北方人喝茶，就是为了解渴，
比不得南方人说的早上“皮包水”下午“水包皮”的那种
境界和程度。所谓早上“皮包水”是指一早就喝茶，下午

“水包皮”是指泡澡，无论哪样，那就叫一个“闲”字。
真正认识茶，是大学毕业后分到一所中学里。我们

语文组的刘老师是一位福建人，他非常喜欢喝茶。每看
到我不是喝茉莉花茶就是信阳毛尖时，他有些不解。我
说，这两种茶喝习惯了。这时候，他就拿出自己的茶叶
说，你尝尝我们老家的水仙，那可是少见的茶之上品
啊！刘老师老家在福建建瓯的山区小镇，那里出产武夷
水仙茶，他每年都要老家的亲朋寄过来一些。说起老家
的茶来，他还讲了一个传说呢。在明末清初武夷山景区
的小胡乡，一茶农上山砍柴，发现一棵小树，外形与茶树
不同，叶子也比较宽大，他摘下几片叶子在手里碾碎后，
浓郁的清香扑面而来。茶农将此树移栽家中，制成茶
后，发现这种茶汤色黄，有较重的兰花香，回味甘甜。后
来，这种茶树很快就繁殖开来，此茶成为名品而传播四
方，曾在1915年获过巴拿马金奖。

喝过武夷山水仙后，竟慢慢地改变了我喝茶的习
惯，乌龙茶、龙井茶等其他品种的茶也进入了我喝茶的
范围。喝茶久了，慢慢品出茶之香，茶之味，不仅回味无
穷，而且引人入胜。

再次与武夷水仙结缘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武
夷山天游峰景区，我仰观四周的山，俯视临流的小溪，
心想：这样的青山绿水，便有不俗的好茶。已是傍晚，
我先到一家临溪的小吃店，要了“鸡茸金丝笋”、“菊花
草鱼”等当地名吃，喝起闲酒来。问起老板有哪些好
茶，他说了一些我没有听说过的，因心里惦记武夷水
仙，问道有没有。老板笑着说，待会给你叫一位卖茶
的老头来。

不一会，卖茶的老者进来小吃店，他把茶叶放进一
个杯子里，倒下滚烫的开水，把杯里浮起的泡沫倾倒在
另一只杯子里，然后再加水冲泡。老人端起杯子让我品
尝了一下，我只喝了一口，一股清淡的茶香涌入口中，我
连忙喊了声，好茶、好茶！

老人用浓重的乡土口音向我介绍了水仙的制作过
程，拿出一把水仙放在我手心里，让我细细地闻，一阵淡
淡的清香飘来，沁人心脾。我看着杯中微绿带黄的茶
水，真不忍一口饮下。我连忙给老人倒了一杯酒，邀他
和我一同喝酒，老人欣然落座。我们如多年未见的老
友，慢慢聊着茶、品着茶，再也不管窗外溪水流淌的声
音，还有那被山风吹斜的细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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